
羊城晚报：《人世间》《生万物》《小巷

人家》《父辈的荣耀》《主角》……近年来，

大量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剧集被归为“年代

剧”，“年代剧”是一个专有称谓吗？应该

如何定义？

华明：在官方分类中，其实并没有“年
代剧”这一类别，它是行业和观众在观剧过
程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叫法。凡是与当下生
活存在一定历史距离、带有怀旧审美倾向
的剧集，都可以纳入年代剧的讨论范畴。

罗丽：我的理解是，“年代剧”是在打
捞父辈过往生活的情感与经验中，创作出
来的剧本。

陈建忠：“年代”与“当代”形成了一种
对照关系——除了历史剧，大家约定俗成
地将已经发生过的历史阶段，都归入“年
代”的范畴。随着时间推移，距离会产生，
情感会沉淀，“年代剧”的边界或许还会继

续延展。
羊城晚报：“年代剧”似乎更多地改编

自文学作品尤其是茅奖作品？

华明：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
文学与影视双向赋能的长效机制。在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与“剧美中国”精
品创作计划等机制扶持下，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及现实题材严肃文
学加速向影视领域转化，《人世间》《繁
花》《主角》《千里江山图》等茅奖作品均
被纳入重点改编范畴，催使“年代剧”在
近几年集中爆发。

从创作层面看，影视原创确实很难，
如果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供依托，情
况会好很多。茅奖作品之所以受青睐，恰
恰在于人物命运感背后有深厚的生活基
础。比如，陈彦之所以创作出《主角》，是

因为他在陕西戏曲研究院生活了二十五
年，有扎实的生活积累，这种创作路径与
流量化、架空式的风格有本质区别。从市
场逻辑看，影视市场几大网络平台主推
“小鲜花”“小鲜肉”出演的偶像剧，但那些
年龄更大、阅历更深的观众，他们看什
么？茅奖改编的影视作品打破了受众群
体的局限性，为这些被长期忽视的广大观
众群体提供了选择。

罗丽：这在本质上是为行业“纠偏”。
很多年轻人不爱看国产电视剧，更多地去
看韩剧、美剧，但当《人世间》播出时，年轻
观众们却反响热烈，他们觉得终于看到了

“细糠”“细粮”。当有质感的电视剧出现
后，他们又重新回归了。这说明，观众始终
在等待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人世间》
《主角》《繁花》等茅奖、鲁奖改编作品，正是
在回应观众对文学质感的呼唤。

羊城晚报：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电

视剧《主角》是否称得上成功？

罗丽：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主角》真正
做到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今年端午去
西安的游客特别多，秦腔演出更是一票难
求，李梅、齐爱云这些秦腔传承人在短视频
平台上也获得了大量关注。《主角》不仅为西
北文旅注入了新活力，也为秦腔这一传统艺
术的推广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陈建忠：影视改编面对的是大众艺术，需
要对文学进行“提炼”和“改造”——精神思想、
情感分寸、美学呈现与受众接受度之间的公约
数，都必须重新权衡。大众的期待是：无论经
历多少苦难，最终结局都应当是积极向上的，
不回避困境，但终究指向光亮。

《主角》的改编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
它巧妙地处理了原著中的人性暗黑与对女
性身体书写的部分，既做了必要规避，又保
留了生活化的时代书写。48集的篇幅，将
时代场景还原得真实可感，每个人物都饱
满立体。它对小说中未充分展开的人物进
行了重新配置与经验改装，堪称一次“整容

式”的改编。
以忆秦娥的对手楚嘉禾为例，剧集改

变了原著中“一坏到底”、几无底线的人物设
计，赋予了她更复杂的层次——她嫉妒忆秦
娥，却在忆秦娥练习“吹火”时出手相救。她
心里同样对戏念念不忘，却永远得不到回
响。她有认知局限，却也懂得成全自己，最
终，在南方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活成了
自己的“大女主”。

剧集在结局处也做了重要调整：原著中
米兰带着忆秦娥、胡彩香等人赴美演出，让
秦腔走向世界；而剧版则让胡三元兑现了当
初对胡彩香的承诺，骑着三轮，下乡走村唱
戏。胡彩香的结局从国际舞台改换为民间
乡野，让秦腔这一“来处”是民间的剧种，有
了更为恰当的归处：唱给苍天，唱给厚土，唱
给苍生。尽管最后几集略显仓促，但改编的
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温情的。

华明：在角色塑造上，《主角》刻画了一
个“反常的人”。原著里的忆秦娥内向、被
动，这种人设作为一号人物在影视剧中难
写，也不讨喜，但恰恰因为是这样一个反

常规的人物，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学艺、
练功、演戏，在艺术这条路上学得更扎实、
走得比别人都远。坚守初心、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这条线，表达得特别清楚，也令人
信服。

羊城晚报：《主角》在影视化改编上，

有没有不足的地方？

罗丽：整部剧最后几集剧情推进显得
过于仓促，就拿刘红兵带着儿子遭遇雨夜
车祸这条线来说，人物仓促下线，铺垫不
足，观感很突兀。陈彦的原著中有不少直
面行业乱象、批判现实问题的内容，电视
剧进行了柔和化处理，整体走温暖正向的
叙事路线，但也因此些许弱化了原著尖锐
的批判力量。同时，剧集对人物和故事做
了一些改动，比如，把刘红兵塑造成“粉丝
追星成功后的痴心男”的形象；删掉忆秦
娥与石怀玉的第二段婚姻、儿子刘忆坠楼
身亡、和养女宋雨之间的事业矛盾与情感
拉扯等情节，这些关键悲剧段落的删减，
使得剧集失去了原著那种层层叠加、沉郁
厚重的悲剧力量。

羊城晚报：比照《主角》等小说改编成

年代剧的成功案例，可得到哪些文学影视

化改编的成功经验？

罗丽：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也有
一代的媒介。在今天，纸质阅读受众占比
很小，文学故事具备跨媒介改编的天然属
性，因此我们探讨文学影视化，核心并非
只讨论题材优劣，更要聚焦媒介转换的创
作逻辑。

华明：一部文学改编年代剧能否立住
并引发观众共情，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拥
有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积累。编剧团队
依托原著文本，结合自身认知搭建时代叙
事，即便部分情节观感存疑，整体叙事逻
辑仍能自洽；一旦逻辑断裂，观众很容易
出戏弃剧。《主角》这部剧最终能够成功，
靠的就是编剧团队在原著基础上充分调
动了他们的生活积累，有厚实的生活底蕴

和现实主义手法和工匠精神保驾护航。
陈建忠：小说和影视是两种语言：小

说可一笔跨越数年，依靠大段内心独白塑
造人物；影视剧则要求补齐时间留白，依
托场景、台词、表演外化人物心境，叙事逻
辑必须完整闭环，否则观众难以代入。很
多人觉得改编是“走捷径”，因为小说文本
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故事框架、人物
和历史背景已经提前做了支撑。但当一
个文本变成一种影视的语言时，它实际上
是在创造，甚至是一种新的创作。我要呼
吁，给好的改编者以应有的尊重。

陈建忠：好的改编不会刻意规避复
杂、有争议的人物形象，而是保留文学对
社会阶层的完整描摹。《人世间》中的周蓉
并非一个“讨喜”的角色，她是知识分子的
典型代表——年轻时为了追求诗人丢下
全家，人到中年生活困顿，为分房送礼，没

办成又把礼物要回来……恰恰是这些细
节描写、对“不完美”的呈现，让人物落地，
具备了典型性的价值。

罗丽：影视改编的成功，还离不开表
演的支撑。

华明：没错，《主角》的改编之所以成
功，张嘉益作为表演艺术总监在选角上功
不可没。许多角色让人感觉是本色出演，
每一个小角色都在如何出彩上做足了功
课。宋师的演员已有多年表演经验，何大
锤的演员是说相声出身……观众之所以对
他们的表演高度认同，首先是选角精准，其
次是导演的把握与调教到位。秦海璐、张
嘉益演得好是意料之中，但那些戏份不多
的小角色，比如小演员宋雨应试的戏、告慰
去世父亲的戏都很到位。好的演员、好的
表演在改编作品中，成功填补了从文学到
影视之间的想象空间。

羊城晚报：在广东当代文学作

品中，有哪些曾被改编成影视剧？

华明：《虾球传》《三家巷》
《雅马哈鱼档》等广东影视作品
都是改编自小说。包括原创的
《公关小姐》《情满珠江》《外来
妹》等影视作品，与广东本土生
活结合得非常紧密、时尚，带着
烟火气和浓烈的地域特点。那
时候内地观众看广东电视剧，会
觉得“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
明天”。近些年来，根据广东作
家原著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
成果颇丰，比如作家张欣的小说
版权接连被买断——《浮华背
后》《我的泪珠儿》《深喉》《为爱
结婚》《锁春记》等，转化率很高。

罗丽：我特别期待葛亮的长
篇小说《燕食记》被改编成的影
视作品的出现，虽然它的舞台改
编让我稍微有点失望，这可能与
小说的庞大体量以及舞台演出
的时长局限有关。我也在做张
欣的小说《如风似璧》的舞台剧
改编，站在文学审美的角度，原
著提供了基础框架和要素，留下
了很大的创作空间。

陈建忠：从《北上》《主角》等
文学影视化改编经验来看，将文
学作品卖给制作方，其背后是资
本运作，就像把孩子交给别人，
前途未卜——有时候可能是更
好的提升，有时候也可能是“我
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
渠”，风险是存在的。

罗丽：值得一提的是，广东
有三部作品入选2026年度“最具
转化价值文学IP推荐榜”：《不舍
昼夜》《金墟》《英歌饭》。在我看
来，《金墟》的文学性相对较弱，
但它具有非常宏阔的历史视角，
华侨题材、南洋叙事也有很大的
虚构和创作空间；《英歌饭》是本
土民俗题材，也有一定的改编空
间。从改编角度看，最难转化的
是《不舍昼夜》，它直接切入改革
开放的另一面；从市场和运营角
度看，我认为可以先尝试舞台转
化，比如做成话剧。

羊城晚报：广东文学影视化

改编该如何深耕本土资源，打造

具有岭南特色的改编之路？

陈建忠：广东的烟火气远比
北方浓烈，祭祀和宗族文化浸润
日常，显得更为潮润、鲜活。《外
来媳妇本地郎》《72家房客》《情
满珠江》式的市井群像，是应当
被放大、被赋予更具当代价值的
形象。

罗丽：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
形象有很多面向，但长期以来没
有什么“故事感”。其实，岭南不
仅是都市经济发达的形象，还要
有向内部寻找乡愁的方言感。
近几年，粤语、潮汕方言作品很
火，它们带有独特的怀旧气息和
情感关怀，既有都市感，又有乡
土感，可能是今天文学和艺术中
的“中国样本”。

这也提醒我们应如何对待都
市写作。目前都市写作在影视剧
改编中被固化成两种形式：一种是
都市精英群体，时刻聚焦女性主
义、独立意识，充满怀疑和批判；另
一种是大工业生产和技术研发，代
表了当前的发展方向。但文学艺
术在书写现实时，需要隔着一层，
需要带着更宽泛的时代思考。这
就是审美需要“距离”的原因。

广东的影视创作需要有自己
的特色，不应全是“室内剧”的感
觉。很多人追的所谓“职场斗争
剧”，完全照搬模式，其实是不接
地气的文化表现。如果没有像陈
彦那样在一个地方扎根、带着地
气来创作，是很难成功的。

华明：我们不知道陈彦写《主
角》时有没有想着卖出改编权、网
络平台是否接受秦腔题材等问
题，这部作品的成功是他调动了
二十多年的生活积累的结果。“有
感而发”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在叙
事方式上贴近大众阅读习惯。

广东确实是文艺创作的宝
库，不说民主革命、改革开放，单
看新世纪或我们当下的生活，就
有很多值得关注和表现的题
材。影视剧创作离不开商业，但
开发题材的第一步往往需要放
下功利心。

岭南既有都市感，又有乡土感“年代剧”本质上是为行业“纠偏”

《主角》：一次“整容式”的成功改编

文本变成影视语言是一种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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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夏，改编自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彦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主角》全网刷屏。这部以秦腔名伶半生浮沉为主线、横

跨近五十年时代变迁的作品，无疑是近年来文学与影视联姻的一次重磅实践。

“年代剧”究竟如何定义，它为何能跨越代沟，精准击中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脉搏？从文本走向荧屏，《主角》的改编留下了哪些宝贵经

验？立足岭南这片沃土，广东当代小说在影视化进程中正遭遇哪些机遇与挑战，又该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改编之路？

6月30日下午，由羊城晚报社文化副刊部主办的“粤派批评”系列主题活动“当代小说影视化改编的得与失——从热播电视剧《主角》

谈起”在广州举行，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一级编剧陈建忠，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一级编剧罗丽，影视剧策划、一级文学

编辑陈学军（华明）展开对谈。羊城晚报高级编辑吴小攀担任主持。

“小鲜花”“小鲜肉”流行，大龄观众看什么剧？三位行家从《主角》热播谈起——

探寻有岭南特色的
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之路

罗丽

陈建忠

华明


